











     
第五场：谋扇夺命 
 
 
场景：京兆尹内衙/大堂 
 
时间：上场后一年间 
 
大幕拉开。 
 
冷子兴上场。 
 
冷唱： 
眼看一笔好生意， 
贾二舍他苦无能耐去料理。 
得讯来访京兆尹， 
石呆子就在他管辖方圆里。 
（接白）想我老岳母被那王夫人赶出荣府，连搭我也少了一条生财之路。现在
日脚（嘛）实在难过。好不容易听说那贾大老爷在打那十二把古扇的主意，刚
巧琏二爷又没有本事弄它到手，让我出马借助（格）老朋友，但愿马到成功！
（对幕内）门上哪里？烦劳通报一声，就说你们大人的好朋友冷子兴来哉。 
 
（画外音）那你等着！ 
 
静场片刻。 
 
贾雨村上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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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唱： 
不做京官怎知帽儿小， 
未做京官不明蹊和跷。 
到京城才晓得门有多道， 
在京城方见识天有多高！ 
 
两人相见致礼。 
 
村：又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？ 
 
冷：老兄啊，哦，大老爷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不过嘛，只要我来，准有好事。
 
村：什么好事？ 
 
冷唱： 
贾恩侯既好色又好古董， 
（贾雨村插话：哦。） 
近他看上了一样东东。 
可惜是光抬价却买它不动， 
就算他财大气粗也无用。 
 
村：说了半天，是什么东西？ 
 
冷（念）： 
有风不动无风动， 
不动无风动有风； 
等到梧桐叶落时， 
就被打发入冷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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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：哦，那是扇子。 
 
冷：正是。那古扇主人姓石，人称石呆子。奈末倒想想看，一个书呆子，已经
蛮难弄哉；现在还是一个实刮挺硬（格）石呆子，赦老爷是一点都没有办法想
呵！ 
 
村：此话怎讲？ 
 
冷：赦老爷已经出了天价收购，那石呆子却说，扇子是他的性命；要买扇子，
门也没有！ 
 
村：哦，倒真的有这样爱扇如命之人？！ 
 
冷：所以嘛，要来请教老兄啊。 
 
村：嗯……。 
 
冷：软的不来嘛，来硬的啊！ 
 
村：噢……。 
 
冷：事成之后，拿了去再在那天价上面戴一个帽子嘛，赚头你我两人分成，可
好？ 
 
村：你问我可好？ 
 
冷：是啊，可好么？（凑近。） 
 
村：（盯住冷子兴片刻，突然地）不好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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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：你，老兄你……。 
 
村：哼，想得倒好！我去弄来扇子，让你转手赚钱？！（拂袖）端茶！ 
 
贾雨村转身下场。 
 
二道幕下。 
 
冷子兴在二道幕前。 
 
冷（灰溜溜地）：真是一包晦气！ 
 
冷子兴下场。 
 
静场片刻。 
 
石呆子上场。 
 
呆（念）： 
说我呆，我勿呆， 
先要看，对勿对？ 
对了是勿呆， 
勿对便是呆。 
 
京兆尹衙役上场。 
 
迎面遇见石呆子，上前一把捉住铁锁锒铛把他带走。 
 
石呆子一面叫喊一面被带下场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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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道幕升起。 
 
幕内传出：老爷升堂！ 
 
一叠连声的“老爷升堂”传开。 
 
京兆尹衙役上场。 
 
门子上场。（注意，此门子并非应天府的那个门子。） 
 
贾雨村上场。 
 
贾雨村坐定。 
 
村：来啊，带石呆子上堂！ 
 
石呆子被带上场。 
 
石呆子跪倒。 
 
呆：见过青天大老爷。 
 
村：呔，下跪何人？ 
 
呆：小人姓石，人家都叫我石呆子。 
 
村：我来问你，你家中可藏有十二把古扇？ 
 
呆：回大人，十二把古扇乃是祖传之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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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：你说是祖传之物，可有凭证？ 
 
呆：这个嘛，祖上早已见背，父母去岁双亡……。不过，大老爷若问街坊，他
们可以作证。 
 
村：胡说！街坊邻居岂能作证祖传之物？！有人告你，侵吞他人财物，快快从
实招来！ 
 
呆：啊呀，大人哪—— 
（接唱） 
祖传古扇好几代， 
诬陷侵吞理不该。 
原告何人请提审， 
当堂对质愿奉陪！ 
 
村唱： 
大胆刁民想狡辩， 
天网恢恢怎抵赖！ 
你本一个穷光蛋， 
十二把古扇哪里来？！ 
（接白）若不招认，须知王法无情！ 
 
呆唱： 
冤枉难招是实情， 
大堂上高悬有明镜。 
若无原告来对质， 
大人哪—— 
只怕是你要替荣府出头来吞侵！ 
 
衙役吆喝：呵—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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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：大胆狂徒，将他轰了出去！ 
 
衙役将石呆子乱棒打出。石呆子跌扑着下场。 
 
两衙役疾步上场。 
 
衙役禀告：在石呆子家搜得十二把扇子。 
 
村：呈上来！ 
 
两衙役将扇子呈上。 
 
贾雨村拿到扇子，欣喜万分。 
 
村：退堂！ 
 
两厢吆喝：大老爷退堂！ 
 
除贾雨村之外，其余人等下场。 
 
贾雨村将古扇一一展开，摊放在公案之上。 
 
反复欣赏，爱不释手。一把一把地看过去， 后拿起其中几把，来回耍弄（是
否设此程式性动作以及耍弄多少把为宜视演员手中技巧而定）。 
 
贾雨村满场耍弄， 后转到公案之后。 
 
两衙役疾步上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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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衙役禀告：报大人，大事不好！ 
 
贾雨村立定。 
 
村：何事惊慌？ 
 
另一衙役禀告：启禀大人，石呆子他上吊自尽啦！ 
 
村：啊！（向前扑在公案台子上。） 
 
他一面挣扎着撑起，一面说。 
 
村：不，不必，不必惊慌……。 
 
手中以及公案上的古扇撒落一地。 
 
大幕合拢。 
 
 
 
第六场：害人害己 
 
 
场景：忠顺亲王府/京兆尹内衙 
 
时间：宁荣府溃败之际 
 
大幕拉开。 
 
二道幕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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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雨村惊恐地上场。 
 
村：啊呀，风声不好了啊—— 
（接唱） 
元妃娘娘一驾崩， 
从此金陵不逢春。 
贾王史薛四大家， 
六亲同运俱遭损。 
王府争斗见分晓， 
北静王他也难以保自身。 
识时务者为俊杰， 
还得要随波逐流谋生存。 
 
贾雨村下场。 
 
二道幕升起。 
 
忠顺亲王府长史官上场。 
 
史唱： 
朝堂是块跷跷板， 
那边低来这边高。 
云端跌落北静王， 
我们王爷可是——扬眉吐气上九霄。 
（接白） 
有请王爷！ 
 
忠顺亲王上场。 
 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忠（念）： 
时来运来推不开， 
抓住机会往上攀。 
一朝权柄握在手， 
赶尽杀绝不眨眼！ 
 
忠顺亲王端坐后发问：何事？ 
 
史：京兆尹贾化求见。 
 
忠：哦，传他进来。 
 
贾雨村上场。 
 
村：京兆尹贾化拜见王爷千岁。 
 
忠：起来讲话。 
 
村：多谢王爷，千千岁。 
 
忠：一旁坐下。 
 
村：王爷在上，哪有下官的座位？ 
 
忠：叫你坐下你便坐下，哪来这许多废话！ 
 
村：下官告坐。 
 
忠：今日求见，所为何事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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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：向蒙王爷关照，特来聆听指教。 
 
忠：你倒还识趣！我来问你，你和宁荣两府联宗，是何渊源？ 
 
村：啊呀，下官祖籍湖州，实乃远支旁门。 
 
忠：可有何事举报？ 
 
村：噢，比如贾赦强夺石呆子古扇一事……。 
 
忠：不必多言，此事我已尽知。 
 
村：还有薛蟠打死人命一案……。 
 
忠（不耐烦）：就这些陈谷子烂芝麻……。 
 
村（急忙）：王爷啊，今日下官前来密报荣国府私藏甄府转移财产。 
 
忠：还有？ 
 
村：哦，还有贾宝玉逼淫母婢致死，此系下官前任趋炎附势压下案情不予申
报。 
 
忠：好！给贾宝玉记下一条！可还有？ 
 
村（擦汗）：容下官再去想来。 
 
忠：端茶！ 
 
村：下官告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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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雨村下场。 
 
忠（念）： 
有人来密报， 
乘势一网收！ 
 
 
灯暗转。灯复亮时场景变换。 
 
娇杏上场。 
 
杏（念）： 
日日费思量， 
夜夜愁断肠。 
（发问）速去门房查问，老爷轿班往哪里去了？ 
 
（幕内）：回禀夫人，老爷去了忠顺亲王府。 
 
杏：他果然去了。 
 
（幕内）：哦，夫人，老爷回府！ 
 
贾雨村上场。 
 
杏：老爷，你回来了。 
 
村：回来了。（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。） 
 
杏：你是去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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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：我是去找一线生机！ 
 
杏：一线生机？！ 
 
村：是啊。 
 
杏：这一线生机是否又是他人的绝境？！ 
 
村：你又来了！我正是心烦意乱，莫要罗嗦！我要早些安置，明天一早还得具
奏呢！ 
 
贾雨村下场。 
 
杏唱： 
严冬将临近数九， 
心伤阵阵涌寒流。 
一片砧敲千里白， 
半轮鸡唱五更后。 
细思旧情不解缘， 
怅望前路无穷忧。 
困惑我唤来席面三回首， 
惶恐他上得贼船难掉头。 
气度轩昂被纱帽压， 
才情横溢遭名利囚。 
荣国府门庭萧飒常受惊， 
梨香院消息苦涩平添愁。 
他害人到头来又害己， 
一损俱损怎能逃脱网罗逍遥法外得宽宥。 
东窗事发大祸临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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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不了妻孥发卖像马牛。 
自怨自艾不如自了断， 
何必等着被人绑在那菜市口！ 
 
娇杏下场。 
 
二道幕下。 
 
静场片刻。 
 
幕后传来：快来人啊，夫人她悬梁自尽了。 
 
贾雨村疾步上场。 
 
二道幕内，显现一个女性上吊自尽的形象。注意片刻后此形象隐没。 
 
贾雨村作势扑上前去，意欲把娇杏抱下，未果。娇杏身形微晃，落下一张纸片
和一块碎玉。 
 
贾雨村跪步上前拾起，原来是一纸遗书。 
 
贾唱：（读遗书，边读边慢慢站起） 
老爷啊—— 
我不能一纸休书休夫君， 
且留下这封遗书表绝情。 
想那日仁清巷内初见面， 
本以为你人穷却有赤诚心。 
谁知晓老爷竟会许终身， 
怎料想再三回头错配亲。 
说什么我似红拂具慧眼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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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如今你哪有点滴像李靖。 
说什么幸遇恩公赠白银， 
到后来你将大恩大德丢干净。 
你许诺张贴榜文寻英莲， 
应天府卖放凶犯害香菱。 
你为了奉承贾恩侯， 
京兆尹谋人扇来夺人命。 
你负了甄家负贾府， 
你投靠忠顺亲王求庇荫。 
我难以相比红拂女， 
偏如那错看李甲瞎了我眼睛。 
我这里愧对老爷主母与英莲， 
你更是愧对上苍圣训并黎民。 
西山红叶全飘落， 
满目萧杀寒意侵。 
我心犹似汉玉碎， 
你还有何颜面日日去面对那匾额高悬明镜！ 
临终善言告夫君， 
莫怪为妻来提醒—— 
有朝一日大厦倾冰山倒， 
只怕你害人害己悔不尽！ 
（痛哭）我的娇杏夫人，你就这样留下一纸遗书离我而去了吗？我家祖传的汉
玉，今日竟然被你摔得如此破碎？！ 
 
（画外音）圣旨到。 
 
贾雨村急忙跪倒在地。 
 
（忠顺亲王画外音）经查原京兆尹贾雨村屡犯婪索草菅人命，现既为犯官贾氏
一族昔又受姑苏甄氏恩惠，审明一体定罪。即刻拿问囚禁天牢！查抄家产籍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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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官！ 
 
村（自己摘下乌纱）：谢主隆恩。 
 
大幕合拢。 
 
 
 
第七场：穷途传书 
 
 
场景：仁清巷口/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前 
 
时间：上场若干年之后 
 
大幕拉开。 
 
贾雨村上场，再次穷途落魄，衣衫褴缕。 
 
贾：仁清巷啊仁清巷，贾雨村我又回来了。至今还记得曾经栖身的那座葫芦庙
—— 
（接唱） 
往事焉能化云烟， 
宦海荣辱伴升迁。 
忆昔赠银赴金陵， 
我一介寒士上青天。 
官场风波甚险恶， 
要比江湖更凶险。 
焦首朝朝并暮暮。 
煎心日日又年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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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长沙朝封太傅宣九重， 
韩退之夕贬潮阳路八千。 
贾王史薛四大家， 
复巢零落堂前燕。 
黄粱枕沉梦虽方醒， 
仁清巷废墟犹似前。 
娇杏她侥幸却不幸， 
我孑然一身几曾变。 
葫芦僧被发配西域无音讯， 
葫芦庙竟遭逢回禄断香烟。 
人生堪比一台戏， 
我几度浮沉知深浅。 
雷霆雨露皆皇恩啊， 
今逢大赦褫籍为民—— 
苦熬光阴度日如年。 
 
甄士隐道家打扮上场。 
 
隐：雨村兄，别来无恙？ 
 
村：啊呀，自上次回转仁清巷得知士隐兄业已看破红尘，欲图报恩四方寻访终
无缘一见。幸得在此相逢，想仙翁道德高深，奈鄙人下愚不移，致有今日落
魄。 
 
隐：富贵穷通，亦非偶然，复得相逢，也是一桩奇事。 
 
村：此番仁清巷巧遇，莫非仙师预知在下来此凭吊？ 
 
隐：也不尽然。只因小女英莲不堪虐待吞金自尽，警幻仙姑特命我前来接引她
重返金陵以便回归太虚幻境注销尘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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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：唉，连你甄士隐这个真仙人都救不了你的女儿，何况我贾雨村这个假道
学！ 
 
隐：值此一节，不提也罢。仁清巷惨遭回禄，家产贻尽，困居岳家。百般无奈
之中，适遇渺渺真人指点出家引登彼岸。今日有幸得遇雨村兄，且听我道来。
（接唱）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 
惟有功名忘不了！ 
古今将相在何方？ 
荒冢一堆草没了。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 
只有金银忘不了！ 
终朝只恨聚无多， 
及到多时眼闭了。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 
只有姣妻忘不了！ 
君生日日说恩情， 
君死又随人去了。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 
只有儿孙忘不了！ 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 
孝顺儿孙谁见了？ 
好了一曲真人唱， 
逐令士隐悟大道。 
 
村：果真是——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！ 
 
隐：兄台能识得“好”“了”两字，即有慧根。可能再予详析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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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：这有何难？听我道来！ 
（接唱） 
现今陋室是空堂， 
岂知当时笏满床。 
眼前衰草并枯杨， 
昔年曾为歌舞场。 
蛛丝结满在雕梁， 
绿纱偏又糊蓬窗。 
说什么脂浓粉正香， 
却如何两鬓又成霜？ 
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， 
今夜红绡帐底卧鸳鸯。 
金满筐来银满箱， 
转眼乞丐人皆谤。 
正叹他人命不长， 
那知自己归来丧！ 
五代书香训有方， 
保不定日后他作强梁。 
门当户对择膏粱， 
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！ 
因嫌纱帽小， 
致使锁枷杠； 
昨怜破袄寒， 
今嫌紫蟒长。 
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 
反认他乡作故乡。 
尘世一番甚荒唐， 
到头来——都为他人作嫁衣裳！ 
 
隐：注释得好！想你我当年惺惺相惜，于今仍是所见略同啊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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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接唱） 
一样注释好了歌， 
回头是岸具根由。 
从前你身后有余忘缩手， 
但愿得眼前无路想回头。 
 
村唱： 
想回头，难回头， 
自有那花花世界来引诱。 
想回头，怕回头， 
舍不下酒色财气岂肯丢！ 
思回头，愁回头， 
虽说是回头是岸哪有救？ 
思回头，怎回头， 
张果老倒骑毛驴依然往前走。 
四大皆空何曾空， 
仙师你仍牵挂英莲她在心头。 
凡夫俗子无奈何啊， 
魂绕梦游在朱楼。 
黄土一垄未埋首， 
红尘十丈把人勾。 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 
一旦无常方是休！ 
 
隐：既然雨村兄六根未净，某尚有一事相烦。 
 
村：说嘴打嘴，仙翁你岂不照样是俗事缠身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在下自当效
力，仙翁便说无妨。 
 
隐：是我师兄空空道人所录有《石头记》传奇一部，需待红尘中人替他传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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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他言来，其中连你我亦一并收录在内。故而委托雨村兄代劳，前往寻访曹雪
芹传书。 
 
村唱：（接过书稿） 
妙啊， 
天外书传天外事， 
两番人作一番人。 
你自去将真事隐， 
我且来把假语存。 
（接白）仙翁但请放心，贾某决不辱命！ 
 
甄士隐和贾雨村作别分头下场。 
 
 
灯暗转，复亮时为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前。 
 
贾雨村上场。 
 
村：叫我着实好找！请问，此地可是悼红轩，里面有人吗？ 
 
曹雪芹上场。 
 
曹（念）： 
屋后急流津， 
门前觉迷渡。 
悼红轩内坐， 
衣食两不顾。 
（对贾雨村）请问尊驾何人，因何到此？ 
 
村：在下贾雨村，蒙甄士隐仙师之托，特来投送《石头记》一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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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：初次识荆，不敢造次。只是小可并不认识甄氏仙师，何故委以重托？ 
 
村：内中情由，我亦不详。只是仙师言道去到一个悼红轩中有位曹雪芹先生，
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，即便大功告成。 
 
曹：原来如此，先生请进。（两人作进屋状）但请宽坐，且让我从头看来。
（从贾雨村手中接过书稿认真翻阅。） 
 
村（见他津津有味）：莫非此书果真有些意思？可见所托适逢其人！或许连得
曹雪芹先生你也身居其内躬逢其盛？ 
 
曹（笑）：这恰便就是“甄士隐去贾雨村言”了！然则既是真事隐去假语村
言，但并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。似你这样寻根问底，只是刻舟求剑胶
柱鼓瑟。 
 
村：若说他是“真事隐去”我是“假语村言”，那你可不就是“抄写勤”了
吗？对了，日后万一真有稿费版权一说，到时千万不能撇了我等。“莫失莫
忘，…… 
 
曹（紧接）：仙寿恒昌。” 
 
两人相视大笑：哈哈哈哈！ 
 
贾雨村与曹雪芹作别下场。 
 
曹：（拂袖）哼，真是一个功名利禄之人！（捧起书稿）这书嘛，倒果真是天
下第一部奇书！待我于悼红轩内披阅增删纂成目录分出章回。（奋笔疾书一
番）只见内中尽是一些异样女子，不妨将《石头记》书名改作《金陵十二
钗》。（停顿，再思索）只是十载辛苦，此书并非单为闺阁昭传。唉，不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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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，不妥。（念诗句）“昨夜朱楼梦，今宵水国吟”——想来还是定名《红楼
梦》为好！ 
 
曹雪芹又开始在书桌上忙碌。 
 
幕后合唱： 
满纸尽说荒唐言， 
一把都是辛酸泪！ 
世人皆道作者痴， 
谁又能解其中味？ 
 
天幕上出现一本巨书，封面“石头记”三字，隐没后重新代以“金陵十二
钗”；再次隐没，定格在“红楼梦”三个大字。 
 
合唱声中大幕合拢。 
 
 
剧终。 
 
